
在汪启明教授看来，研究古蜀文化，要把
古蜀文字的研究放到首位。“古蜀文字是今后
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重点所在。只要
把蜀地文字研究好，就能牵住今后若干年古蜀
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文
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巴蜀方
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传统经典普
及基地主任，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
长期致力于汉语文献方言学研究，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
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出版著作有
《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中上古蜀语考论》
《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考据学论稿》
《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
《华阳国志系年考校》《华阳国志译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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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
唐代贺知章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南宋诗人陆游曾写：“蜀语初闻喜复惊，依然如有故乡情。”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蕴含的群体认同、归属感，是每一个操持方言者，很容易就体会得到的。可以说，方言是一个人最

鲜明最生动的无形的文化身份证。
西汉末蜀人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至今受学界重视。汪启明就是这样一

位“輶轩使者”（称那些游走在田野，或在历代文献中淘金的方言学人。輶（yóu）轩，指周代派官员采集、整理方言时乘坐的轻便车子）。
2021年春天，封面新闻记者在汪启明位于成都西边的家中，对他进行了深度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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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启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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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古蜀人语言生活面
貌，其实是很难的。听话听音，
古蜀人到底是怎么发音的？古
代没有录音手段，汉字又是象
形文字。那研究古蜀语的学者
是怎么破解古蜀语音的呢？

在各种文献史料中，“淘”
出古蜀语的发音方式和方法，
并加以验证，从而确认上古、中
古时期的蜀语音系和语音面
貌，这在汪启明看来，的确是

“方言考古”中的一个难点。
古人为了告诉你，一个方

言字的音怎么读，会使用一种
注音方法叫直音法，就是用另
外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同音字
的 读 音 来 标 注 ；或 者 用“ 读
若”，找一个读音近似的字来
注音。汉末魏晋时期，又有了
新的注音方法，叫“反切”。反
切的被注音字叫被切字，基本
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
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和
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
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
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
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反
切的产生，是汉字注音方法的
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汉语
语音学的开始。

学者们在长期的研究中也
积累了一套比较有效的方法。

“要知道一个字如何读，必须从
书籍用字出发。首先，从韵部
来看，得先把中上古时期韵文
和作者的籍贯结合起来，根据
古代诗文押韵，对韵脚字做系
联，作为重要基础；再参考形声
字、音注等，就可以基本解决韵
的问题；其次，因为80%左右的
汉字是形声字，根据形声字的
声符，就可以判断出大致的读
音，但未必准确；结合音注，可
以解决声母的问题；再次，隋代
陆法言的《切韵》一书是中古时
期的语音规范，也是研究古音
的一本重要典籍，可以两相比
较；最后，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大
兴，其中很多词语采用音译方
式，保留了当时的语音现象。
因此中古时期翻译的佛经都是
珍贵的文献依据。”汪启明说，
在语言的各个要素中，发生变
化最快的是词汇，每个时代都
有特定的词汇表达，这也是给
语言断代的重要手段；其次是
语音，改变最为缓慢的是语法
结构。古蜀语也不例外。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
杨 陈光旭实习生 苟春

“輶轩使者”汪启明：
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进行“方言考古”

古蜀有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族群构成
浮沉聚散，语言也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今
天的四川方言与历史上的蜀语已经相去甚
远，研究不能以今律古。

经过历代的多次大移民，如就食蜀汉、僚
人入蜀、西北流民，特别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建
立大西朝和“湖广填四川”大迁徙之后，四川
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区域，蜀语与其他方言
产生密切的接触与融合，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因此，如今在学界，“蜀语”是专指中上古
时期的蜀方言。据统计，明代川中遂宁人李
实所著《蜀语》共搜集蜀方言词576个，在现代
四川方言中只有184个，占32%；其中与现代
四川方言形音义全同者仅存 132 个，比例更
小；但和湖北方言相比较，相似度却很高。例
如，黄侃所著的《蕲春语》和李实《蜀语》比较，
仅有10个词条相同，但和现代四川方言比较
有100条相同，就是明证。

近些年来，巴蜀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古蜀
文化研究，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在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巴蜀方言
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教授看来，研究古
蜀文化，要把古蜀文字的研究放到首位。“古蜀
文字是今后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重点
所在。只要把蜀地文字研究好，就能牵住今后
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但是研究古蜀语，并不容易。古代没有
录音条件，文献中能被确认为中上古蜀语的
材料少之又少，而且可资佐证的资料也很缺
乏。纵然如此，还是有学者迎难而上，取得不
小的成就，汪启明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天道酬勤。2018年，12年磨一剑，由汪启
明领衔，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伍宗文、西南
交通大学副教授赵静参与撰写而成的《中上
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立足文
献，运用多种方法，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文献
学、移民史等学术成果，对中上古蜀语进行了
细致全面的梳理，开创性地填补了中上古蜀
语的空白，对于巴蜀文化的追根溯源，探讨其
在中华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巴蜀文化研究著名专家谭继和看完《中上古蜀
语考论》，给汪启明发了很长的短信，“最近拜
读了中上古蜀语大作，你继承了老师赵氏家族
语言学传统，尤其是广韵为代表的音韵学传
统，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语言和方言的文化
学语境上的总括和个人创新上的发展，都非常
好。研究巴蜀古文字，离开了上古蜀语与中古
蜀语（《中原音韵》以前的蜀方言），是没有出路
的迷魂阵……我相信从蜀语方言研究古蜀或
古巴文字，才能走出当前研究的迷宫。”汪启明
告诉记者，虽然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蜀地发现
了很多被称为“巴蜀图语”的符号，但见仁见
智，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极大地妨碍了
对古蜀史、古蜀人、古蜀语的深入研究。

2019年12月，《中上古蜀语考论》获得第
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唯一一个
一等奖，震动学术圈。该奖项是中国语言学
界影响力最大、最权威的奖项之一，授奖对象
为对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语言的现状或历史
的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者，每两年评选
一次。不接受个人申请，只接受专家推荐。
奖项评选十分苛刻，一等奖曾多次空缺。

古蜀语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难点重点依然在古蜀文字

研究古蜀语的难度系数颇
高。汪启明说：“不单单因为可
以确认为中上古蜀语词汇的材
料很少，还因为时代绵远，文献
不足征，可资佐证的资料也很
缺乏。即使是在西汉末的蜀人
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
方言》（简称《方言》）中，也仅有
10多个蜀语词。因此，要清楚
地指出2000多年前哪些词是古
蜀语词，颇有不敢轻下雌黄之
叹，需要从文献中去考证。”此
外，他还提到，即便是前人指出
的蜀语词，其中不少不仅在蜀
地使用，其他方言、雅言也有使
用，这更增添了研究的难度。

西汉时，因为高祖曾为汉
中王，领有蜀地和汉中，蜀语的
地位进一步提高。蜀文化、蜀
语和齐鲁文化、齐语并驾齐驱，
成为汉代文化的两大地标，出
现了“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
在京城当官的扬雄，曾得到蜀
人严君平的千余条前代方言和
林闾翁的方言调查大纲，又通
过各地向朝廷汇报工作的官员、
各地到京卫戍的士兵，搜集到当
时各地的方言材料，写成了中国
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扬雄

开辟了对汉语方言资料进行搜
集和整理、研究的源头，成为方
言调查和研究的鼻祖，前人称为

“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奇怪的是，扬雄搜集了全

国各地很多方言，却对蜀语搜
集很少。汪启明提出这么一种
解释，“秦语（包括次方言蜀语）
作为‘标准’语的时代一直延续
到西汉末年。东汉，中国的政
治中心东移，但是秦蜀语作为
华夏通语的一个主干成份，保
留在后来的汉语中；也许，这也
就是扬雄作为蜀人，《方言》中
却并没有多少蜀语记录的最重
要原因。再有，当时知识分子在
著书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心理暗
示：觉得自己的话是标准语，不
是方言，不需要去搜集。因此

《方言》搜集的蜀语，大概就十多
条。而且，这十来条还夹杂了少
数民族的话。可能扬雄认为这
些都是很偏僻的话，需要搜集。”

《方言》中收集了十多条古
蜀语词，如，“俎，几也。西南蜀
汉之郊曰杫。”意思是西南蜀汉
的郊区将“俎”说成“杫”；又如
蜀地将短衣、短袄，叫作“曲
领”，而当时通语中称为“襦”。

扬雄写就世界第一部《方言》
为何对蜀方言收录甚少？

在没有录音的古代
如何“淘”出古蜀语的语音？


